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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阿根廷一些大学建立最早的人类学专

业迄今将近 年
,

这一学科的状况 不 太 令

人满意
。

一些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被撤销 有

的徒有虚名
,

教学内容与人类学毫无关系 有

相当一部分新毕业的学生在 学 业 上 缺 乏 训

练 理论和思想体系存在着很大的混乱
。

从

某种意义上讲
,

年美国人类学家 比

尔斯指出的拉美社会科学非制度化的特点仍

适用于今夭的人类学
,

尤其是至今仍有人坚

持要否定它的科学性
,

把它划为我国通常理

解的“人文科学 ”一类
。

但是
,

笔者认为上述

危机极为深刻
,

迫使我们实际上从 零 开 始
。

这也包含着积极因素
,

如果精心耕耘
,

这一

学科是能够巩固和发展的
。

普通人类学是通过进化论和 自由思想传

进阿根廷的
。

在世界其他地方人类学继续发

展的时候
,

阿根廷 出现了一个
“ 学术空白气

是奥地利历史文化学派的坚定促进者
、

意大

利血统的人类学家因贝略尼 填 补 了 这 一 空

白
。

因贝略尼及其追随者后来统治了第二次

世界大战后阿根廷人类学的发展
,

并控制着

人类学在大学里的科学组织
,

巩固了在理论

上的统治地位
。

战后
,

一批欧洲移民由于本土

的气候不宜于健康而来到阿根廷
,

这就更加

强 了因贝略尼一派的力量
。

奥地利史前学家

门京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 学 人 种 史 博

物馆
,

马莱斯接替 自由论者 帕拉 维 西

诺领导图库曼大学人类学学 院
,

德 费 迪

南迪接替 弗兰领导库约大学人类学学院
。

还有战后初期从意大利抵阿根廷的 博 尔

米达
。

博尔米达起初是因贝略尼的 追 随 者
,

后来是人类侄释学的现象学的鼓吹者
,

年以后
,

他变成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人种学

的 “ 沙皇 ” ,

尽管政界和学术界都发 生 了 变

化
,

但他直到 年逝世一直保持 这 一 地

位
。

由于 年的革命和庇隆政府的倒台
,

似乎与前政府牵连甚深的历史文化人类学家

被赶出大学
。

大学里 自由派 复 辟 的 结 果 是

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 大 学 哲 学 系

和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自然科学系和博物馆均

设立了人类学专业
。

这两个专业虽然名称相

同
,

但方向却相去甚远
。

布宜诺斯艾利斯大

学的教学大纲注重文化和人种学
,

而拉普拉

塔大学的大纲则显然强调考古学和博物学
。

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人类学在教

学中注重历史文化
,

但 年 以 前
,

它 一

直是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发展
。

虽然只有一

门课程讲授社会人类学
,

但是人类学专业的

学生可以在 赫尔马尼组织的社会学 专业

学习
。

国外学成的人类学家来校任教有助于

社会人类学的发展
,

他们提出应重新制订教

学大纲
,

建立社会人 类 学 专 业
。

但 是

年由于翁加尼亚政府干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

学
,

大部分教师纷纷辞职
,

因此上述努力刚

刚开始就失败了
。

精通业务的教师辞职
,

接

替他们的人采取机会主义和 随 机 应 变 的 态

度
,

于是博尔米达的“ 让释学的现象学 ”垄断

了学术界
,

反理性主义开始抬头
。

但是
,

在此期间并非一切都是 消 极 的
。

年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开设人类学 专业
。

此后不久
,

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一些毕业

生在内地的大学开始实现在母校遭到失败的

计划
。

年
,

梅嫩德斯在当时 的 马 德



普拉塔省立大学 现在的国立大学 开设人类

学专业
,

在国内第一次根据当代对这一学科

的认识制订教学大纲
。

年
,

笔者在密西

昂奈斯国立大学开设了专门讲授社会人类学

的专业
,

第二年萨尔塔国立大学也开设了类

似的专业
。

这两个专业授予 人 类 学 硕 士 学

位
。

从 到 年
,

大学生活和国内形

势一样动荡不安
。

庇隆主义各派系把持的所

谓“ 民族讲台 ”统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

拉普拉塔大学的人类学专业
。

这些派系把他

们的政治解说同带有很强的反理性主义和唯

意志论成分的
、

概念不清的民族主义结合起

来
。

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
,

这些政治概念

和思想概念同人类学的现象学奇怪地混为一

体
。

人类学就去寻找那种集绝对个性和普遍

意义于一身的无处不在 的 最 基 本 单 位 —“ 民族人 ,, ,

或者是去发现根据唯心主义或形

而上学观念确定的“ 民众文化 ,, 的某些方面
。

除了个别例外
,

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

极为可怜
,

教学水平明显下降
,

教条主义猖

撅
,

常常出现掩饰无知的蛊惑人心的宣传
。

这一时期最坏的结果是
,

马德普拉塔大

学和萨尔塔大学的社会人类学专业遭到了摧

残
,

被指控为“ 唯科学主义 ”。

在当时的历史

条件下
,

所谓 “ 唯科学主义 ” 实际是课堂授

课
,

学生学习
,

注重系统地而不是随心所欲

地分析社会文化现象
。

在这些指控的背后是

全 国的社会科学教学工作被某些人有组织地

把持了
,

其公开的 目的是使社会科学为一种

所谓的“ 民族事业 ,’及务
,

不那么公开的 目的

是争夺职位
。

年以后
,

新的教育当局继续打击整

个社会科学
,

特别是社会学
、

人类学和心理

学
。

由于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科学

不加区别一概排斥
,

马德普拉塔大学
、

萨尔

塔大学和罗萨里奥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被迫撤

销
。

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塔大学的

人类学专业只是在变成研究生课程或合并到

其他学科后才得以保留到今天
。

密西昂奈斯

大学由于地处边远
,

它的社会人类学专业才

一直没有中断
。

实际上
,

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人类学

专业不属于社会科学
,

而是具有人种学方向

的历史学
。

拉普拉塔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是一

门带有人种学成分
、

并注重考古学的 自然科

学
。

这对于我国这一学科的未来是个非常严

重的问题
。

应该指出
,

尽管存在着阴暗面
,

但大学

里人类学教学的危机并没有直接影响许多学

生和刚毕业学生的态度和才干
。

研究社会文

化人类学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
,

因此许多人

到官方教育机构之外去寻找出路
。

例如 自发

地组织研究小组
,

协助一些人类学家中心为

弥补官方教育不足而开办培训班
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埃米 特从 年

起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人类学中心进

行的卓越的教学工作和促进工作
。

该中心开

办了多期培训班
,

推动了研究工作
,

从而成

为真正的培养人类学家的“苗圃 ,’

还值得提出的是
,

人类 学 研 究 生 院 从

年成立以来
,

一贯坚决捍 卫 人 类 学 作

为一门学科和 一 个 专 业 的 地 位
。

据 估 计
,

年以来
,

各国立大学毕业的人类学研究

人员近 名
,

该研究生院 接 纳 了其 中的

多人
。

关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工作首先必须强

调它的重要性
。

在很大程度上
,

对掌握决定

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活动大权的许多 人 来 说
,

阿根廷是一片“未知的陆地 ” ,

由于它是十九

世纪下半期大批欧洲移民构成的新 的 社 会
,

根据从欧洲和美国社会推导的模式和概念不

能理解它的现实
,

根据从拉美其他社会或所

谓的第三世界的社会推导的模式和概念也不

能理解它
。

政府官员以及许多政界领导人还

远没有认识这一点
。

阿根廷是一个多种文化混杂的“ 新的 ”
社

会
,

这个特点使人类学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



意义
。

我们虽然掌握较丰富的统计资料
,

进

行了许多调查
,

却很少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经

济变量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影响
。

另

一方面
,

我们讲阿根廷的文化价值
,

却没有

研究哪些是文化价值以及它们是怎样结合为

一体的
,

等等
。

在我国
,

从社会人类学角度进行的调查

研究是很不够的
。

我这样说不是不知道某些

研究土著社团状况的成果的质量
,

也并非不

知道某些民俗学领域的研究
,

它们有时甚至

超越了内容的局限
。

也不是想否认许多阿根

廷人类学家从本文提倡的角 度所 进 行 的 研

究
。

但是我要强调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
、

连

贯性和协调性
。

阿根廷社会人类学的巩固取

决于这类研究的正规化
。

关于应用人类学的活动
,

我也有类似看

法
。

最近几年
,

应用人类学的活动有明显的

发展
,

这说明人类学家提供 的 知 识 特 别 有

用
。

人类学家曾应召去为征服少数民族提供

法律依据
,

分析对划分犯罪情况最重要的社

会文化因素
。

他们不仅参与 预 测 研 究 和 规

划
,

而且直接参与为在巴拉那河修建亚西莱

纳大坝把两万多人迁移到波 萨 达 斯 城 的行

动
。

他们还在全国农牧业技术研究所以及有

关规划
、

社会事务和住宅等国家级或省级机

构和组织中发挥作用
。

人类学参与的另一领

域是与身心健康有关的活动
,

在这方面
,

人

类学家同医生
、

精神分析家和心理学家相配

合
,

取得了积极的成果
。

虽然人类学家参与这些活动是非常鼓舞

人心的
,

但他们只是在被允许接近计划或机

构的特殊条件下进行活动
。

这就是说
,

人类

学家只是作为个人被召集参加
,

而不是因为

他们的专业
。

由于阿根廷人类学产生 于 上 述 历 史 条

件
,

它的未来取决于克服它 自己短暂经历中

所遭到的歪曲和倒退
。

重建人类学不论是在

教学方面还是在研究和应用方面
,

都与重建

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
。

把

人类学作为科学
,

人类学家成为社会科学家
,

并不 意 味 着“ 唯 科 学 主义 ” ,

也不意味着与

社会现实隔绝
,

而是恰恰相反
。

如果知识“ 进

口 ” 进来
,

而我们却不积极参加研究分析以

至解决我们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
,

那我们将

继续是产生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理论和观点的
“进 口商 ,’

首先应该修改 目前还开设人类学专业的

大学的教学大纲
。

当然并不能因此就放弃为

重新建立被撤销的人类学专 业 而 进 行 的 斗

争
,

但如果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

塔大学现在的教学大纲那样很少包括人类学

的内容
,

那么重开这些课也毫无意义
。

建立

一个坚实的教学基础直接关系到巩固人类学

家的科学地位和专业作用
。

学院培养人类学

家应强调方法论的学习
,

并使他们将来能在

跨学科领域发挥作用
。

当然提出建议要比实现它们难得多
,

但

是只要朝着一系列连贯的可能有效的 目标努

力
,

必有成效
。

在这方面
,

必须有国际人类

学团体的帮助
,

它将使阿根廷人类学摆脱孤

立的状态
。

要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交往
,

就

研究题 目和结论展开广泛的讨论
,

并进行积

极的评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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